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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放学了，站在单位门口的
公交车站点等候回家的公交车。天
空飘起了雾丝。一辆辆公交车突围
暮气，冲来又离开，却没有一辆是我
要搭乘的。

略带疲惫的心骚动起来，极目
向车来的方向探寻，可等来的依旧
是不属于我的公交车。我心里暗暗
沮丧，准备着听天由命：只要有公交
车来了就上，无论它把我带往何方。

果然，一辆公交车快速驶来，我
暗自欣喜，可这辆公交车却无视站
台的存在，擦着行道树飞逝而过。

与双眼交汇的刹那，我猛然发
觉，这辆公交车没有闪烁的线路提
示灯，只是在挡风玻璃前方突兀地
悬挂了一个牌：市水泥厂。

哦，竟然是一辆厂车。
怎么会是厂车？
此时，天空的雨雾四处飘逸着，

一个依稀的旧梦在我心间缓缓拉开
帷幕，一辆辆厂车穿越时空的迷雾
缓缓驶来。

童年时，老家的县城没有几条
街，一个“丁”字就囊括了所有的街
道。每天在街上跑动就是几辆吉普
车和定期驶过的厂车。吉普车驶入
的地方都是政府部门，走的是高端
路线，我们心存胆怯。厂车走的是亲
民路线，感觉亲近了许多。可亲近也
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因为厂车驶过
我的身畔时，张狂、庞大的身躯让我
感觉无比地轻盈与渺小。

那时几乎是国营企业的天下。有
国营企业的地方肯定有厂车。能上厂
车的肯定是国营企业的职工。国营企
业的职工肯定是吃商品粮的。多么显
赫和辉煌的一群人啊，连带他们的孩
子也出落得不可一世。因为在这群孩
子上下学的时间，厂车就会按部就班
地游走在不同学校的门口。

那时，小县城里根本没有公交
车。大部分同学都是走路上学，只有
少得可怜的孩子能骑自行车来上学。
所以，对班里那几位每天能坐厂车上

下学的同学，我们真是羡慕嫉妒恨。
我曾经偷偷地打量他们上厂车的

神气。他们通常是不紧不慢地到达校
门口相应的地点，不紧不慢地踩上踏
板，不紧不慢地钻进车肚子里，不紧不
慢地找到相应的位置。不紧不慢地，因
为是厂车留够了充裕的时间让他们上
车。他们胸口都用红带窜挂着一个牌
子。这个牌子就是坐厂车的凭证。由于
每天都是这些学生，司机也只是象征
性地看一下他们胸口的牌子。我发现
司机的眼神是迷离的，甚至有些恍惚。
或许，他正利用这短暂的停留时间休
息一下自己灵魂与身躯。

班里有个好事者也想混上车去体
验一次厂车的滋味。但他还没有踏稳车
的踏板就被司机制止了。司机骂骂咧咧
道：“就你这气质也配坐我们的厂车？”

我们这才发现，迷离着眼睛的厂车
司机依然能够辨认不同学生的气质。为
此，我们再也不敢去做这种无为的尝试
了。因为，我们没有坐厂车的气质。

每天放学时，我们可以看到不同
的厂车从我们学校门口鱼贯般出入。
它们显赫的厂牌明晃晃地挂在挡风玻
璃前，“县电缆厂”“县水泥厂”“县地毯
厂”“县印刷厂”……我们选择对这些

车子视而不见，但当它们从我们身旁
驶离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偷偷地瞄上
几眼。更多的时候是心里暗暗沮丧，并
责怪自己的爸妈为什么就没有能耐在
工厂里上班。

高三那年，没有考上大学，我躲避
到地市的一所中学复读。那时，我倾慕
一位市区的女孩子，而且那位女孩也似
乎对我有点“垂青”。一次，她回家的时
候，我竟然发现她坐上的是一辆“市红
旗机械厂”的厂车。我当时怔住了。我知
道，我的倾慕已然无疾而终。

那时我是住校生，但每天她回家
的时候，我偷偷地跟随她去校门口。其
实，我是想起看她上厂车的模样。因为
我发觉，她上车时对司机亮厂牌的神
气是最美、最迷人的。

一天，安坐在厂车上的她发现了
我，急急地拉开车窗喊我的名字。我看
到了她的秀发从车窗里飘逸而出。在清
风的吹拂下，她的脸庞宛如一位女神。
刹那，我的眼泪流出来了。可此刻的我
只能羞涩地跟着放学的人群随波逐流。
那晚，我失眠了，我暗暗发誓，我一定要
考上大学，一定要坐上厂车，一定要找
一位同样坐着厂车上班的爱人。

那位女同学终究是不可能垂青于

我——一个来自乡间的男孩。但在我的
心底，她坐在厂车的影像却久久地定格
在我心灵深处。

好在那年的七月，经过炙热的蝉鸣
后，我踏入了大学的门口。我乐观地想，
三年后自己就能坐上厂车了。

象牙塔里的三年，我沉溺在书山文
海里。因为，童年时厂车司机的话在我
耳畔时时回荡：“就你这气质也配坐我
们的厂车？”是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地
坐上厂车的。

三年后，我毕业了。当我踏上社会
去寻找将要承载我灵魂与身躯的厂车
时，所有的国营企业都基本改制了，厂
车也实现了市场化改革。

几乎每条街道都拓宽加长了，大
车、小车、公交车、出租车……一切车辆
都在街道上欢歌，可厂车呢？

那段日子，我心里五味杂陈。我有
了坐厂车的气质了，可厂车却驶入了历
史的深渊。每天的梦里，总有一辆辆的
厂车与我擦肩而过，可却没有一辆肯为
我停留。

没有厂车了，一切尚未开始，你一
切 就 早 已 结 束 。我 要 的 厂 车 已 经
GAME OVER了。听一位同学说，市里
的一家企业还实现厂车上下班。我听了
兴奋不已。第二天就带着厚厚的简历去
了那家工厂。可企业却把我拒之门外，
负责人说，就你这书生气质，肯定干不
了我们厂里的重活，你没有那体质。

有了气质，丧失了体质，我不得不
和这家企业的厂车说再见了。

时光游走，参加工作已多年，我终
究没有踏上任何一家工厂的厂车。如
今，在街头更难寻觅厂车的身影了。几
年前，我买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但我
没有任何的兴奋。我依然渴慕坐上的是
童年时那有着张狂、庞大身躯的厂车。
每次驾车经过貌似厂车的身边时，我都
会快速超越，然后减速慢行，甚至靠边
停车。我只想好好端详着经过我身边的
厂车。我梦寐着，有一缕秀发从厂车的
窗口飘逸而出，飘拂并温暖那段依稀的
厂车梦。

依稀的厂车

认识陈德轩老师，是偶然在一次华川书社的
画展中。当时文联的两个老师说去华川书社看画
展，我是十分欢喜的，继而又说是油画，我便有些
无所谓了。油画向来不是我所钟情的，那种浓厚的
堆积颜料，让我有窒息的感觉。只是去展厅比较
近，又有伴，也就跟着去了。

一进门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很震撼的。对门的
那一幅大大的《雪景图》，着实惊到了我：一片疏
林，叶子已经掉光了，高高的树杈上筑着一个小小
的鸟窝，厚厚的雪地上一排脚印从小池塘边伸向
远方……

我沿着展厅慢慢移动脚步，时不时会在某一
幅作品前驻足，甚至停留好久。他的很多作品中并
没有出现一个人，却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画面中
的主题只是很普通的街景：几间破旧的旧街老屋；
一串纠缠着理不清的电线；一辆歪斜的独轮车；一
波黛色的远山等等，但是倘若你仔细看，再用心
看，就会在那几间破旧房子的阳台上，看到几盆或
红或绿的盆栽，抑或晾着的几件色彩鲜艳衣服。
对，就是这些不起眼的“点缀”，是生活的所有内
涵，也让人感觉很温暖。于是我想，那些纷扰的线
也许就是当时他内心的纠结与挣扎，而这些“细小
的点缀”，正是他内心深处永不磨灭的希望火花。
如果心中没有炽热的爱，没有强烈的希冀，怎么可
能有那么细腻、温柔的情感流露？我不知道那幅

《雪景图》的鸟窝里有没有小鸟，但是我知道曾经
有过，而且在阳光灿烂的某一个季节的某一天，
那个鸟窝里孵化出了新的生命。还有那一串长长
的脚印，是母亲的，是媳妇的，还是男主人的？为
什么会在冰天雪地里来到池塘边，是淘米洗菜，
是洗衣服，还是汲水喂牛？我不知道，只是任由思
绪飞扬……

我不想对他的画技发表什么高论，那些笔触
的强弱、颜料的厚薄等等我并不懂，我能够强烈感
受到的是色彩的明暗对比，画面的远近层次让我
有一种身置画中的错觉。亦使我几次伸手想触摸
那画中的物件。所有的作品都是那么朴实，真切。
每一分每一寸用颜料表现的场景，都是我所熟悉
的，就在我们的身边，却是被我们忽略了的。在他
的作品面前，发现美是那么简单那么亲近，无须到
处寻找。

由此可见，陈德轩老师是一个真正热爱生活
热爱绘画的艺术家，他不是用笔在写在画，而是用
心、用生命来创作，在刻画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
他把所有的无奈、挣扎、纠结、痛楚，希望以及追求
美丽的坚韧的人生态度，都注入了他的作品里。如
今我们虽然少有联系，但是他的这种深情，对生活
的热爱、包容、不屈，一直深深地感动着我。

灵魂深处的火花

江南云黄山有蝗，幼孤。幸兰草哺以浆叶
长成。后，蝗离乡辗转，至大漠荒原。历尽艰
险，屡经沧桑。今老己至。南望江南千里，归途
漫漫。然，蝗心不死。不以秋声悲。不藏石下
鸣，终日思归江南故地。一日，西风起。蝗求
助，得允。乘风于数日后达于云黄山谷。时兰
草亦老衰，还尽心力展枯叶，示于蝗食。蝗虽
饿极而不从，并顷尽身力行至兰草根侧，挖一
寒穴，遂以身栖眠。守兰草以静心，殁于终年。

娟子娟子 摄于义乌江岸摄于义乌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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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心一笑 􀲻刘会然

◆笔走万象 􀲻陈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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